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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文桥

所有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哪种体裁，长篇
小说尤甚，似乎都会遵循这样的规律：先做加
法，然后做减法，从而形成文学的最终成品。
最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夕照
苍茫》应该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以彼时体悟
对照当时历史可能会导致成品与原型之间必然
的落差，而这种落差也可以看出《夕照苍茫》
的创作构想：作者是两位壮族作家黄志谋和牙
韩彰，他们在创作小说前，在研究了大量历史
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提炼，对土司制度、对壮
族的历史，对深厚的广西地域文化，进行了艺
术的重新组织，按照总体背景，小说以历史上
的真人真事为线索和素材进行创作，为凤阳州
末代两任土司韦松原、韦才文父子设计了家族
内斗、情仇纠葛等事件，最后韦才文作为凤阳
州历史上最后一任土司，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主动放弃土司职位，结束了凤阳州延衍八百多
年的封建土司制度。作者对一百多年前原型人
物、事件进行了归纳组合，通过小说去反映整
个土司制度的衰亡过程，用文献记录展述壮族
传统神韵，从而形成了《夕照苍茫》两位作者
踵事增华所达到的演绎效果，小说具有历史的
广度与深度，不啻桂西壮族传统历史的重要文
献之作。

很显然，桂西北历史上延绵800多年的土
司制度，是尺幅千里的宏阔文化史，从小说创
作上来说，需要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纵览全局
的磅礴气势，不然很难在一部小说里足够展示
具有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等特征的漫长的一
段兴衰史，黄志谋、牙韩彰联手所著的长篇小

说《夕照苍茫》，气魄上确实惊人，通过十九
章描绘了土司内外部错综复杂、刀光剑影的斗
争，揭露了土司制度的血腥内幕和夕阳落幕的

过程，在这些激烈较量中绞着真与假、善与
恶、美与丑的人性描摹，作者同时又通过采集
的大量壮、瑶特色的民歌、对联，将一幅桂西
山川田园的诗情画卷妙趣横生地徐徐铺开，既
有历史的沉重记载、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此外，关于描写壮族土司制度题材的长篇小
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
有的。这也意味着《夕照苍茫》将有着它的在
壮族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在，小说本身的文献
价值。土司文化是广西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小说作者勇于挖掘这一题材，在创作前不仅查
阅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走访了故事发生的实
地，创作过程中还积极采纳专家关于土司制度
涉及民族关系、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建议，
在展示桂西地区的神巫文化、民居风俗等均做
了归纳。据说就连小说的书名都是经过反复推
敲、认证而定。

传统文化的“转化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
文化难题。当下，传统文化又呈勃兴之势。长
篇历史小说《夕照苍茫》恰好大量地展示了国
学精华——旧体诗词、对联以及壮、瑶民歌等
内容，阅读小说的同时更是对于壮文化等传统
文化的转化和传承的感受的过程，同时也让读
者感受到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阅读体验的趣
味性。

作者在叙事形式上是将故事的推进、知识
学的论辩、思维的跳跃，诸多叙述方式糅合在
了一起，对于壮族民族性的一些习俗的深入剖
析，比如桂西壮族的农耕制度、歌圩、婚嫁、

丧葬、节庆等民风民俗，读者在看到那些历
史、宗教、哲学、文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论辩,
在这些枯燥的思辨中，读者更会感到这部长篇
小说的激情与力量，作者集中火力拷问凤阳州
最后两代土司与新的风气的异化与历史的荒
诞，可谓穷追猛打，可谓用心良苦。历史记忆
与现实感受相互交织，难分彼此。现实搅动历
史，历史刺痛现实。叙述的力量，就在两者的
焦点之上。《夕照苍茫》 就是对着焦点的叙
述，这应该也是小说的独特性表现。

同时，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不得不慨叹
《夕照苍茫》的提炼功力强大，能够重新设置
真实地域上的时间叙事，构现出牵连土司文化
全局的最后衰落的人物情节，当我们因循着小
说的脉络，去回溯真实的历史的时候，便清晰
地了解见证了当时的现实。小说在自身的演义
的时空里，同时还非常精准地吻合了民族团结
的主题，值得当下倡导民族团结友爱确定下的
雄浑、高亢的叙写模式。

《夕照苍茫》 贯穿着民族大义、家国情
怀，倡导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是壮族传统
文化的重要文献，至少是某段历史的重要见
证，更是一部地方文化风情的生动历史。因此
从壮族史、壮族文化的认知层面去考究，这部
小说的文献记录形式展述壮族传统神韵将意义
非凡，其价值甚至超越文学本身。

（作者简介：丘文桥，广西文艺评论协
会、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大花房》
《静谧的风景》，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年度选本和
中学语文教辅教材。）

现代诗歌如何建构？这是所有诗人都时常
思索的问题。当今的经济化大潮不断冲击着人
们的生活，日常生活进入诗歌的方式与传播途径
变得多元，这就导致了诗歌场域的丰富性与复杂
性。面对现代文化的多元冲击，诗人胡游敏锐地
捕捉生活中的感受，将个体生命的内在需求通过
诗行呈现出来。胡游在创作谈《在破衣服上绣几
朵碎花》中说：“文学需要独立思想，需要深刻的
人生体验，诗歌需要在场。”所以，胡游诗歌中的
自我不是无限扩展的自我，而是基于现实层面多
向度呈现的自我，是承载现代社会复杂生存体验
的自我。这种复杂的生存体验，也为读者理解其
诗歌提供了视角。作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个
体，胡游诗歌从多重角度呈现个体生命内在的绝
望挣扎与希望渴求。这看似矛盾的话语，却代表
着诗人对生命内在的本真姿态的探索。胡游诗
歌擅长以真挚的笔触切中生活的横截面，对日常
经验进行书写与探寻，呈现出独特的生活感知。
作为一名诗人，胡游对当下生活经验的书写也暗
含着群体的隐喻，她努力将生活中自身生活的孤
独、乡愁、恐惧、困顿、忧患、希望、坚守等传达出
来。诗人的写作主题是丰富而多元的，诗人也正
是沿着主题的多元，将情感大而化之，融入时代
洪流发展的广阔层面。

诗人胡游的目光掠过现代都市的角角落
落。她凝视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孤立无援、空虚
冷漠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诗人
在《等待》中所写：“我只想像蛇一样冬眠，在饥饿
与寒冷的包围中修行。”诗人深感现实的寂寞与
严寒，但身处当下，她无法安眠，只好修行。诗人
首先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孤独，“相比蝼蚁/我并
没有更接近白云/青天还是高不可攀”（《我并不
比蝼蚁更接近青天》）。世间纷繁，生命不过是一
粒尘埃，如同“打在车窗上的雨水/分离成无数小
蝌蚪/从车窗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像我们挣扎的
一生/渺小的一生”。人们一生挣扎，发现自己不
过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如同诗人的追问“我是
谁？”此时，个体生命生存的孤独感油然而生。而
在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状态也非常冷
漠，如“对面有个女人也风一样来回”“我想打声
招呼，却难以启齿”（《幻觉》）。社交需求的失落
使得人们的生活进入更加深刻的孤独中。

胡游诗歌将对现代都市的书写安放在城市
场地和城市人物两个层面，将日常生活中熟悉的
场景和人物作为意象推出。如早上的地铁、公交
车、牙科诊所、龙江河边、滨江东路，如《没有激情

的生活》中提及的咖啡馆、服装店，如《空房子》中
提及的学校附近的房子等城市场景。再如城市
女子、根雕人、乞丐、清洁工等城市人物共同构成
了诗人笔下的城市书写。同时，诗人在关注到城
市生活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立无援、空虚冷漠
的生存状态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
诗歌《早上的地铁》写道：“地铁里都是上班的
人”“坐着的人如同结满穗的麦子/低头昏睡/他
们还在做梦，从未醒来”，正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
关照。个体生命体验通过想象的加工落笔为诗
句，诗人的诗学理念也在不断的创作中逐渐走向
完善。但阅读胡游诗歌，仅仅注意到其内在纬度
是不够的。因为诗人一直在试图冲破个体生命
本质的束缚，走向更为广阔的诗歌主题中，对现
代都市状态的深沉反思与对乡村书写的真挚热
切共同建构着胡游诗歌的世界。

当诗人的笔触转向对乡村主题的描摹，她的
情感抒发则为之一变。在《接乡愁回家》中，诗人
收起冷厉的笔触，展示出柔情的一面：“我抱着母
亲/默默摸着她柔软的头发”。在《荨麻》中，诗人
写道：“念旧的荨麻知道如何讨爷爷的欢心/在爷
爷的手掌里撒娇/并不是所有的女子的命运在喘
息/也有荨麻的温顺，一生绵长/当爷爷做完这些
事情/就眯着眼睛抽烟/享受空空荡荡的岁月”。
诗人将独特的女性意识与乡愁结合，在对比中更
呈现出故乡生活的安逸。《清明回家》则寄托着诗
人对亲人的深情、对乡村的习俗的体认：“鞭炮声
此起彼伏/活人与死人团聚”。

用一首诗歌概括胡游诗歌中的城市与乡村
主题，诗歌《读雾霾》恰如其分：“我在长沙，此刻
城市有雾霾/听说以前没有/如果不是一个外国
人告诉这个词/我们会把它当做乡愁/一辈子活
在云里雾里”。在描写乡村主题的诗歌《雷同》
中，诗人展示出对城市与乡村关照的不同：“农
民的步子依然沉重/把箩筐里的谷子安放在土
坪上/单纯和阴暗的面孔变得一模一样”。在诗
人笔下乡村与城市不同，它是纯净的，乡村的单
纯和阴暗都消解在劳作之中，达成一种完满的
和谐。但在《乡愁断了》中，诗人却展示出生活
在现代都市中的诗人书写乡愁的脆弱与沉痛。
诗人对现代都市的生活进行批判与反思，她将
深情与牵挂寄托在乡愁中。但由于诗人长期远
离故土，她与故乡的牵连就如同风筝的线：“有
风筝挂在树上/像一个人在风中孤独地颤抖/我
呆呆地看了好一会/我们与故乡的那根线断
了”。诗人将城乡书写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她与

故乡如同风筝与风筝线般的脆弱联系也使得其
更加孤独。

而在九万大山的环绕之中，诗人对事物的感
受不可遏制地走向少数民族主题的书写。胡游
将少数民族特色融入其诗歌的创作，从中找寻天
人合一的质朴情怀，万物有灵的精神信仰。如诗
人在诗歌《神话》里写道：“很多神话都那么相似/
用自然之道对抗腐朽的权力”。在《蚂拐节》中，
诗人写道：“在广西东兰/蚂拐不再是讨厌的癞蛤
蟆/它们是雷神的女儿”。在诗人笔下，蚂拐成为
神性的存在，它代表着丰收与美好。在《过东兰》
中，诗人写：“山上的草木矮小/像是人为贴上去
的画面/家家打个露天的井，装些雨水/给自己，
也给神灵”。山川树木雨露，在诗人笔下都成为
连接神灵的存在。在《神仙山》中诗人写道：“在
山顶，我看到/有人在石头上刻几个字/就烧香跪
拜/真好，他们拜石头不拜活人”。少数民族独有
的朴素信仰融入诗人的创作，成为她诗歌创作理
念的组成部分。万物有灵的创作理念除了表现
在与广西少数民族书写相关的诗歌中，也表现在
囊括的与西藏地区民族特色相关的诗歌中。如
诗人在诗歌《罗布林卡》中写道：“藏民脸上的高
原红，让我看了又看/阳光对所有的生物与植物
都是公平的”，她将阳光看作是有灵性的存在。
在诗歌《牦牛》中写道：“在通往纳木错的戈壁滩
上/一只牦牛依偎在另一只牦牛的身旁/眼睛澄
澈如圣水/直到安息在纳木错的传说里”。在诗
人笔下，牦牛就是神的代表，它一步步朝天上走
去，如同神灵在存在与隐匿之间自由切换。

艾略特说：“诗歌的目的在于用语言重新表
现现代文明的复杂性。”胡游作为新生代的青年
诗人，她自觉的承载起年青一代诗歌写作者的责
任与使命，她展示出诗歌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
性。在消费主义肆虐的今日，胡游依旧坚守诗歌
这块心灵之地。她俯下身，倾听城市中隐匿的悲
伤和乡村动听的蛙鸣。以个体丰沛的日常经验
为出发点，跃进宏大纵深的诗歌主题，在诗歌作
品中重构现实，传达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
将内在情感具化，形成有诗意的形式，是对诗人
创作的考验。面对语言书写的考验，胡游诗歌很
好地把握了语言的张力，并借此书写有意义的生
活。正如诗人在《麦田与乌鸦》中所写：“成熟的
喜悦无边无际/却无法淹没一个孤独的画家。”同
样，时代的喧嚣也无法淹没一个孤独的诗人。

（作者简介：付慧明，女，河南人，1995年生，
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

用文献记录形式展述壮族传统神韵
——长篇历史小说《夕照苍茫》阅读札记

□

付
慧
明

内
在
探
索
与
多
元
表
达

—
—
评
胡
游
诗
歌
创
作

▲壮族作家黄志谋和牙韩彰合
著的长篇小说 《夕照苍茫》由广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游简介】 湖南湘潭人，1994
年生，中国作协会员。2018 年获得

“青春先锋诗歌奖”。曾入选2018年
“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诗
歌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作家》

《扬子江诗刊》等，系河池学院创意
写作中心教师。


